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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元礼
淄河，发源于莱芜常庄乡

大英章、小英章支沟，流经博
山、淄川、青州（界河）、临淄，
于广饶县入小清河。几千年
来，祖祖辈辈不知多少人和这
条河结下了不解之缘，铭刻着
书之不尽的记忆。

单从过河来说，就有讲不
完的故事。没有桥的年代，挽
起裤腿，蹚过河。建桥之后，
自驾车飞驰而过。或者骑着
便车，或者悠闲漫步在桥上，
聆听清脆的哗啦哗啦的流水
声，远望排兵列阵的千岩竞
秀、绿树东遮西掩的红瓦房
舍，沉浸在目酣神醉的景象
中，放任那颗浪漫的心在五彩
斑斓的画面里寻寻觅觅。

一
淄河长约150多公里。河

上架设了若干座高高低低、长
长短短、形状各异的桥，连接
两岸，承载着老百姓的希望和
梦想，刻蚀着岁月的风雨
沧桑。

从淄河发源地顺流而下，
建在莱芜小英章村西北角河
沟上的小桥，为淄河第一桥。
这座桥建于上世纪50年代初
期，桥基，石块干垒，一个低矮
的桥洞不足1.5米高，宽1米左
右的水泥板横跨在河沟上，只
供行人过往。

小桥的不远处，就是淄河
的源头——— 碌碡山东麓。那
里“清泉石上流”“山如碧玉
簪”，一阵阵清风摇曳出一幅
幅错落交织、浓淡相宜的自然
景观图画。生长在这片土地
上的人们，浸润在诗意弥漫的
山水中，领悟着生活的快乐。

二
淄河上最早的一座铁路

桥，建在临淄刘家终村，凝固
着一段屈辱的历史。1897年，
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强占胶
州湾。1899年，开始修建胶济
铁路，建了这座铁路桥。日本
侵略者曾在1914年、1938年两
次占领胶济铁路，在桥的两头
修筑了碉堡。德国和日本通
过胶济铁路，把掠夺的铁矿
石、煤炭等源源不断地运往青
岛，然后装船出海。1945年，
日本投降后的10月25日，胶济
铁路经营权才回归中国。

这座桥的不远处，沿淄河
岸边，红螺山、青龙山、牛山等
群山连峰，旁边是天齐渊公
园。节假日，络绎不绝的游客
登上铁路桥。回顾往日遭受
的凌虐，胸腔涌动着悲壮的情
怀。这座桥历经120多年，桥
面上的枕木、铁轨、护栏、铁板
还算完好。它饱经风霜，见证
了侵略者的铁蹄践踏。2010
年，淄博市政府在桥头旁边立

标志碑，作为市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淄河上最具观赏性也是
最大的公路桥，是广饶县稻庄
镇红旗路与淄河交汇处的淄
河大桥。桥总长近550米，宽
近40米。这座大桥的桥面上
建设了4座观景平台，站在大
桥上，孙武湖绮丽风光尽收眼
底。桥栏杆两侧，刻有《三十
六计》的人物浮雕。从第一套
《战胜计》的“瞒天过海”“围魏
救赵”，到第六套《败战计》的

“连环计”“走为上策”，每一幅
图案都独具匠心，人物造型惟
妙惟肖、奇特风趣，极富装饰
性。傍晚，夕阳沉到平阔的极
目处，璀璨的灯光落入湖水，
轻风吹皱水面，大桥的倒影变
得动若游龙。熙来攘往的人
们，尽情享受“波光柳色碧溟
蒙，曲渚斜桥画舸通”的奇丽
画面。

三
淄河最密集的桥，在博山

区泉河头村至淄川区大口头
村一段。

从鲁山脚下，池上村、小峰
村一带奔泻而来的河水，称为
东淄河。从石马、南博山、夏
庄汇集而来的河水，称之为西
淄河。东、西淄河在泉河头村
北交汇，形成真正意义上的
淄河。

东、西淄河并流之后，水
量增大，汛期，狂荡无羁，从泉
河头村到大口头村弯了一个S
形，冲出了一条千嶂对峙的大
峡谷，是整条淄河中，河水冲
撞最激荡、河岸美感最丰润、
历史底蕴最深厚的一段风景
线。这就是《水经注》上说的

“莱芜谷”。（“淄水经莱芜谷，
又北迳马陵。俗称长峪道。”）
河西岸依次排列着陡峭的二
郎山、封山、岳阳山。河东岸，
三台山、孟良台、马鞍山由南
到北，临水耸立，竖起一道嵬
峨的屏障。淄河在峻峰险山
中左冲右撞，遇巉岩峭壁，水
石轰然相击，浪花飞卷，珠迸
玉碎。平缓处则波涛起伏，浩
浩荡荡。淄河既有大江奔放
之势，也呈舒缓柔情之美。

在这不足10公里的河道
上，架设着7座桥。泉河头村
北越过淄河的泉河大桥、源泉
村东的源泉大桥，这两座桥是
博山去鲁山、池上的必经之
路。顺水下行，郑家庄大桥挺
立在三台山下，附近的一段景
区，游客称为淄博的“小甘
孜”。走过郑家庄，进入淄川
区境内，莱芜故城的城子大桥
豁然映入眼帘。城子大桥附
近有齐长城遗址、赵执信“红
叶山庄”、齐国总兵府旧址、传
说孟姜女殉夫投水处等历史
遗迹。依次往北，有孟良台山

脚下的镇后大桥，矗立东石门
村、西石门村之间的石门大
桥。淄河到这里，汇入太河水
库。静卧粼粼碧波之上的是
淄（川）幸（福）路的口头大桥。

四
1955年之前，淄河口头段

没有桥。在枯水季节，附近的
村民支起一磴一磴的石头，两
石之间70公分左右，也叫迈石
桥。过河时，小心翼翼踏着石
块，一步一步地走过去。如果
一脚踏石不稳，身子一歪，掉
入水中，衣服湿透。水浅，不
会危及生命；但水泡的那个滋
味，那个狼狈相只有自己
知道。

在没有桥的洪水期，如有
急事过河，对于一个不识水性
的人来说，难于上青天。正如
李白诗云：“白浪如山那可渡，
狂风愁杀峭帆人。”口头周围，
离淄河稍远的村庄，许多老百
姓都是“旱鸭子”。如果非要
过河，都选择东石门村和西石
门村之间的河段。淄河冲撞
到孟良台山脚下受阻，掉头向
北，就进入这段河道。河床宽
大，河底少坑洼，水流平稳。
过河人在下水前，打听好过河
的路线，祈祷安全过河。下水
后，顺着水流的方向，走一条
斜线。有时一脚掉进洼处，水
漫胸膛，莫要慌乱，看准上岸
点，继续前行。如果云影罩着
水面，涌动的浊浪更显得凶险
莫测。水路不足600米，总觉
着漫长无边，几乎是脚不着地
地漂到对岸。如果水深过胸，
就有水性好的人护送。这些
住在两岸，从小在水里泡大的
人，俗称“沙里趴”（一种钻在
沙里的小鱼）。过河时，护送
人抓住被送人的一只胳臂；但
不允许被送人抓护送人，这是
禁忌。过河后，有钱就给护送
人，没有钱，护送人也不索要，
权当是积德做善事。即使这
样，惊险时有发生，每年，总有
人被洪水吞噬生命。

最难忘的是，那时的淄
河，除洪水期以外的季节，鱼、
虾、水草、鹅卵石，一眼看到
底。水边的沙滩，细细的沙
粒，晶莹剔透。挺拔茂密的杨
树林，给河岸镶了一道翡翠
边。春末秋初，晚霞铺满淄河
的时候，人们成群结队地来到
河边，光着脚丫在沙滩上漫
步。最有兴趣的是捉鱼抓虾
抠螃蟹。鱼的种类真不少，沙
里趴、泥鳅、小鲫鱼、黄鳝、白
梢子、红翅、鲇鱼等十几种。
小孩专摸沙里趴，因为这种鱼
钻在沙里面，膨胀了小孩的好
奇心。更令人开心的是，如果
谁捉到了一条鲇鱼，孩子们就
围上去，捋着鲇鱼嘴上的胡
须，“嘎嘎”笑得前仰后合。可

惜，青山河水依旧在，时光不
回头，过去的光景成了埋在心
里的童话。

五
1956年，口头乡在河道上

修建了一座木桥。用木头制
作的高杌子充当桥墩，杌子上
面铺上木板，用铁钉固定。木
料全是红松，遇水不变形。到
了汛期，拆掉；过了汛期，重
建。虽然简易，却为百姓消除
了冬春蹚水的寒颤。

到了1963年，口头人民公
社把木头桥改建成了铁管桥。
用石头砌的桥墩，上面铺设铁
管，用铁丝捆绑结实，平整不
露粗缝，一直延续到1966年。

这一年，口头人民公社在
原铁管桥旧址上建了一座拦
河坝。坝高3米左右，长近200
米，把上游的淄河拦腰截断，
形成了一片湖。春夏秋冬，人
们就从大坝上通行。雨季，咆
哮的洪水越过大坝，倾泻而
下，连成一段“一”字形瀑布，
似雷轰鸣，不亚于名瀑的壮
观。后来，随着太河水库修
建，水坝又接连发生了几起溺
死事故，便把水坝炸掉了。

炸了水坝之后，修建了一
座水泥板桥。规整的条石砌
就的桥墩，12个桥孔，铺设水
泥板。这座水泥板桥建起之
后，老百姓喜笑颜开。竣工的
那一天，上千名老百姓，扭秧
歌，吹喇叭，敲锣打鼓，燃放鞭
炮，兴高采烈地参加剪彩。从
此以后，桥上不仅行人，更重
要的是公交车可直达幸福嵧；
还能跑货车，解决了货物进出
山的难题。

后来，淄（川）幸（福）公路升
级改造，口头大桥在原址上重
建，为钢筋混凝土板桥。桥面
拓宽为11米，北头连接口头西
山，南头延伸到马鞍山景区进
山门的跟前。桥面两边立护
栏，安装太阳能景观灯，桥两头
各有一对石狮镇水守固。2008
年10月1日正式启用，之后，改
名为幸福桥。

仲秋的一天，朋友相约去
马鞍山一带游玩。车行驶在
斗折蛇行的山路上，蒙蒙细雨
一直敲打着车窗。进入淄川
东南山区，过幸福桥，来到了
马鞍山下。车在桥头小广场
上寻找车位，费了几分钟的时
间。站在桥头眺望，远山依然
如黛，云雾随着山势起伏缠
绕。桥上两边，只见挨挨挤挤
红、黄、灰、黑、浅绿各种颜色
的雨伞，擎立在空中。桥下湛
碧的水面，雨点淅沥落下，即
刻泛起细细碎碎的水花。群
山环峙，一片绿水溶溶。幸福
桥横跨水上，飞架南北，其宏
壮的气势，真如《阿房宫赋》里
的名句：长桥卧波，未云何龙？

谁谁持持彩彩练练当当空空舞舞
——— 淄淄河河的的桥桥

一碗茶汤

□ 于宗林
如果说冬天也有味道

的话，我就会想起母亲做的
茶汤来。

上世纪70年代的农
村，日子还很贫穷。生产队
的大人们虽很努力，干劲也
大，但青黄不接的日子还是
像冬天的风，喜欢光顾百姓
之家。那个时候，能填饱肚
子，成了人们最迫切的奢
望。大人们见面打招呼，都
是“吃了吗？”“还没吃么？”
一句句质朴的问候，体现的
是最真实的盼望。即便是
这样，每年秋末，当新鲜的
小米下来的时候，母亲都会
舀上一大箢子黄澄澄的小
米，来到黄家大碾，细细地
碾成“茶汤面”，给爷爷送去
滋补身体。

“茶汤面”在那时就是
最好的营养品，一般情况都
不舍得做。往往是家里有
老人的，身体不好，为了给
老人补补身子，才能够从不
多的粮食中挤出一点来，细
细地碾成面子，来孝敬
老人。

做“茶汤面”是一份细
活。需在前一天晚上把小
米泡成半干不湿才好，然后
用石碾一遍一遍地碾细，再
用细密的箩筛将茶汤面箩
过，剩下的米茬继续碾轧，
继续箩，大约得六七遍才
成，最后再将箩好的“茶汤
面”晾干。整个过程往往需
要大半天才能弄好。用到
的工具也比较多，什么簸
箩、擀面杖、细笤帚、粗细箩
筛、磨辊、石碾等等，最后把
晾晒好的“茶汤面”盛到一
个罐子中封好，就可以慢慢
享用一个冬天了。喝的时
候，需要预先用小半碗温
水，将一定比例的茶汤面和
匀，加上红糖，然后用滚烫
的开水迅速冲开，再及时用
筷子将茶汤搅匀即可。

每次母亲将茶汤面碾
好晾干后，就让我给爷爷送
去。爷爷总会小心翼翼地
将茶汤面放到屋子高处的
隔板上，慢慢来品尝这份浓
浓的爱意。有一次，我到爷
爷的园子里去给他送饭，可
能是路上灌了凉风，一个劲
肚子疼。爷爷就烧上一壶
开水，小心地从墙上搬下小
罐子，舀出一勺茶汤面，和
上半勺红糖，用滚烫的开
水冲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茶
汤，让我趁热喝下去。一
碗又甜又香的茶汤喝完
后，肚子也不疼了，比灵丹
妙药还管用。爷爷笑着
说：“你这是长馋病啊！”我
笑了起来。

在温饱尚且不能满足
的年代，一碗茶汤显得尤为
珍贵。茶汤那绵软香甜的
味道，伴随着寒冷的冬天，
已经深深烙进了我的记忆
中，成为一种永久的幸福印
记。一碗茶汤，一份温暖，
不断提醒着我，不要忘记过
去那些穷苦的日子。


